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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蚕种场旧址 文/唐士莉

王冰洋：琢磨传统刻瓷的收藏者

王冰洋刻瓷王冰洋刻瓷 竺捷竺捷 摄摄

风铃
文/尹桂英

叮当叮当的声音来自风铃，清脆而动
听。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之时，或最美
的黄昏后，我家的阳台上总能传来美妙的
铃声，如同百灵鸟的歌声一样悦耳，动人
心弦。

风铃的出现在中国可追溯至古代。
庙宇殿堂屋角的铃铛现今都叫风铃，亦称
惊鸟铃，护花铃。古人悬挂风铃，是以“风
吹玉振”的声音，达到警示，静心养性或祈
福之目的。古代，风铃还有一个名字叫

“铁马”，古称“铎”，起源于中国古代占卜，
也有人用它判断风向。一次在北戴河旅
游，海滨城市的海产品特多，贝壳工艺品
吸人眼球，还有海螺、串珠项链都很逼真，
琳琅满目，十分漂亮！我喜欢的风铃多种
多样，价格便宜而且好看，天然的材料，高
超的艺术。一串风铃便让我动心，上面的
贝壳色彩光亮，大小贝壳搭配，天然创意，
美不胜收！

我把风铃带回家，风铃悬在半空中，
便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它陪伴我春夏秋
冬。风铃随风飘动发出响声，祈祷平安，
我也越来越喜爱它。突然有一天，外孙拍
打它，逗它，不小心掉下来一片贝壳，我顿
时冲他发火，他无可奈何地说：“不是我弄
的。”又过了几天，我晒衣服时，又看见陆
陆续续掉了几片，这时才小心翼翼地检查
起来。原来是时间久了，穿线风化，自己
脱落，我错怪了外孙，心中自有愧疚感。

风铃美观有损，残缺不全，怎样才能
恢复如初呢？我突然有了主意，将风铃剩
余部分拆下，重新换线。首先，我将贝壳
分成大片、小片，再相互搭配色彩，贝壳有
红、黄、绿、白、紫等，分成好多组合。其
次，再把十来根线固定在中心圈上的铆
口，然后将线分别穿入主盘上的孔固定，
最后将每组各自固定。重新穿好的风铃
变废为宝，再加上我的创意，感觉比原来
的更胜一筹，既有视点，又有亮点，还有自
己动手的成就感、新鲜感。外孙看到修复
好的风铃，笑眯眯地说：“婆婆，好漂亮
哟！这下不会掉了，我也不用担惊受
怕。”我乐呵呵地回答：“不怪你。”不过，
组装风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细心
把握尺寸，特别是每组固定并不容易。
一场误会解除了，也提示我们碰到问
题不要轻易下结论，要了解情况再说。

那风铃还在自顾自地摇摆，风与
风铃的相遇是世间最美好的事。风在
窗外吹，不停地打动风铃。耳畔风铃，
风不止，铃不息。风铃的声音很美，
是风的音乐，夏日听了感到清凉，冬
日听了感觉温暖。有了风铃，风悄
悄地吹过，还留下了银铃般的响声，
生命如同风与铃一样流过，几乎难
以掌控。因此，需要心的风铃来感
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轨迹，
体会岁月的沧桑。每一次风铃吹
动的时候，都会让我感受时间的
进退，我爱点滴的生活乐趣，更
爱贝壳风铃伴我愉悦的时光。

近日我跟随一户外组织走进已
经关闭的蚕种场，进入场区后，让我
们仿佛走进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国营综合厂区。标志性的铁水塔还
在使用，凹形的老式厂房楼、红砖楼
房、法桐树等都让人眼熟，老厂房门
前圆形花坛都保留着，不过里面种着
蔬菜。

朋友清雅的婆婆曾是蚕研所的
研究人员，一辈子致力于桑蚕研究，
忙于事业，疏忽了对子女的照顾和关
爱，如今已经八十多岁，她们那个时
代的人对事业充满了无比的热情。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丝
绸业还兴盛，街头的服装裁剪店也
多，炎热的夏季，我们都喜欢到商场
或鼎大祥绸布店扯上几米真丝布料，
做条花色长裙或衬衣，穿上它们既吸
汗又透气舒爽。随着时代发展，成品
服装发展日新月异，商场里卖布的柜
台也撤了，不过鼎大祥绸布店还在。
曾经是金字招牌的丝绸业随着行业
不景气慢慢衰落，城里的丝绸厂也没
有了踪影……

如今，育种的老楼还在，还有一
条往底层的通道，上面标识“育种

区”。一幢红砖楼前面向南，边上有
一条路，路旁整齐的法桐树伸向前
方。落日阳光照在红墙上，映射着法
桐树的黄叶子，显得金光灿灿。出育
种、生产的厂区后，往东走，是一片开
阔地，路旁有绿化痕迹。我看到有景
观云杉树和宽大的芭蕉树，走到东南
角，青砖砌的古色古香的招待所楼房
静立着，楼的规模挺大，保存完好。
楼前一排红杉树，对面还有一排种在
水泥花坛当中的常青树，以往有人修
剪成圆形，如今无人打理，任其生
长。楼上是老式建筑楼房，楼下有侧
门，有个“L”形围挡沿台阶拐向侧门。

经过一条路，两旁是笔直的红杉
树，还有金黄的银杏树，很唯美。我们
一行人走在这条路上，瞬间回忆起小
时候看到的电影场景，一群人雄赳赳
气昂昂地行走在路上，意气风发，充满
朝气。多么熟悉的画面啊！到生活
区，一排排的平房，从侧面看是“一”字
形围墙，有雕花拱形门通往每排平房，
往里看，平房前面是围栏杆圈起来的
蔬菜瓜果地，每个房门前有个小台阶，
窗前挂有空调外机，这里应该是以往
的职工宿舍区。

往里走还有白色的行政办公楼，
楼前用铁栅栏围着。行政楼前有一
条路，顺着路走的行道树旁有一条
河，河外围是墙。沿着河走到南厂区
大门，往西看有卫生室，有街道办公
区。这里俨然一个小社会。走出厂
门外，外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
两边法桐树粗壮高大，很有气势，叶
子都黄了。厂大门对面是一排平房，
有很多店铺，有的挂着“商店”牌子。
这里人多了起来，有了生活的气息，
路边还有公交站台，至今还通着公
交。

现在蚕种场里房子大多空着，这
个厂区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国营厂房的布局风格。如
果对它们加以修缮和维护，作为一个
景点来开发或利用，应该会引发很多
人的共鸣。包括 60后、70后，甚至 50
后，勾起他们对过去的情感回忆。也
可以让 80后、90后、00后们感受一下
那个时代的氛围和背景，毕竟那个年
代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却不应该被忘
记——因为有那么多的温暖记忆留
在心间。

王冰洋是市收藏家协会古陶瓷
研究会副会长，近年来他对传统刻瓷
产生了很大兴趣，并且努力钻研技
艺，其刻瓷作品受到不少圈内人的好
评。记者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了他的
作品，深为其魅力所折服，于是有了
下面的采访。

传统刻瓷有味道

王冰洋是收藏家，他对刻瓷的迷
恋始于他的刻瓷收藏品。他介绍，刻
瓷工艺始于清乾隆朝，清中晚期以
后，刻瓷艺术在民间迅速发展，一些
文人墨客也参与到在瓷器上刻画创
作。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耳目一新，很

快被广大民众所喜爱，从而发展成一
种特殊的陶瓷装饰工艺。当时，一批
刻瓷者以刀代笔，在光洁的白瓷器物
上镌刻山水、人物、花鸟等。这些作
品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具有浓厚
的金石趣，再现了书画艺术的精髓和
风采，风靡一时。

具体到镇扬两地晚清民国时期
的刻瓷，王冰洋认为当时扬州地区传
统手工业比镇江要发达，所以扬州刻
瓷一直很有名气。刻瓷与木刻、竹
刻、石刻、砖刻、牙刻、刻纸、刻漆等并
称为“扬州八刻”，镇江地区受此风影
响，也有一些人士参与到刻瓷创作
中，但名气始终不及扬州那么响。据
现存的老刻瓷作品来看，当时扬州地
区的刻瓷名家主要有江雨三、朱少
甫、高应三、陈桂荣、臧济刚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这门传统手工艺
得以恢复，但是刻瓷艺术发展到现在
多以錾刻工艺为主要表现形式，传统
线刻早已不是主流工艺。不过王冰

洋因为收藏者的原因，自始至终看的
都是线刻作品，也因此爱上了这种表
现形式——即直接在瓷面上走刀，形
成若隐若现的灵动线条。

称手工具步步寻

早在十几年前，王冰洋在收藏老
瓷器过程中，在镇江市场上经常能看
到一些晚清民国时期的刻瓷器，他深
深被精美图案和精湛技艺所吸引，便
萌发了学习刻瓷的兴趣。那时候网
络还不发达，想找到一件称手的刻瓷
工具很难，市面上也没有专用刻瓷工
具出售。

王冰洋仔细研究过晚清民国时
期的刻瓷，认为如果从效果来看，现
在只有两种刀具能做到：一种是高碳
钢锥形尖刀，另一种是金刚石刻线
刀。因为只有这样的刀具才便于在
坚硬的瓷器表面镂、凿、划，镂刻起来
才能够得心应手。他先后尝试过钢
刀、玻璃刀以及电动刻字笔等工具在
瓷上刻，结果都不理想：使用钢刀刻
瓷线条生硬不流畅，而且还极费力；
玻璃刀虽可轻松刻划秞面，但刀头过
大阻碍视线影响线条精确度；使用电
动工具会产生轻微震动，造成线条崩
口现象，与老刻瓷线条明显不同。后
来，王冰洋想到在网上可能会有合适
刻瓷工具，经过一番寻找，功夫不负
有心人，终于买到了理想的刻瓷笔，
试用效果不错，从此利用业余时间经
常练习。

其实，刻瓷蛮辛苦。首先要在瓷
上勾勒图案，再依照墨稿线条刻，细
节一次不能刻到位需要补稿补刻，其
间要反复着墨填色。刻瓷需要一定
力度，手指常被磨到红肿。对眼睛也
是考验，王冰洋近视还有点老花，刻
大器会有筋疲力尽之感……幸好，这
一切努力都值得。现在王冰洋已熟
练掌握了线刻技艺，一些习作常常赠
送朋友或被人收藏，他也体会到了不
一样的乐趣。 （文／图 竺捷）


